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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红色基因浸透了的社区和穿过
社区的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这里的红色基
因始终焕发熠熠光辉。它就是湖南省常德市武
陵区丹阳街道光荣路社区和穿过社区叫“光荣
路”的路。

“水窝子”边的红色种子

光荣路社区从前是个很大的“水窝子”。那
是元朝时地方长官哈珊为了解决民众的交通困
境，投入大量劳力和财力开掘的一条便河中的一
段，名叫“濠坪湖”。有首民谣这样唱道：“哈珊开
便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
讲的就是这个典故，至今仍在流传。

光荣路社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红色的种
子播撒在这里。那是1926年4月中共常德地委
机关设立在附近的“北堤”孙祖庙，这个党组织在
北伐战争期间领导了湘西北地区轰轰烈烈的工
农革命运动。到如今，北堤社区居委会仍然设在
光荣路上，舍不得离开它。

大革命失败后，常德幸存的共产党员又在濠
坪湖旁边的正阳宫（今丹阳楼地段）成立了中共
常德县委机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红色
种子继续在这里生根发芽。

红色种子撒在濠坪湖

解放前，濠坪湖既没有居民区也没有路，仅
仅是散落在湖中的几块菜园地。解放后的1954
年，常德遭遇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水患，为了防止

便河水溃入城内，市政府组织民众抢修了一条抗
洪堤，人们感谢刚成立的人民政府，便将这条抗
洪堤称为“解放堤”。

那时的解放堤东面是池塘水堰，西面是宽阔
的濠坪湖（即现在的滨湖公园），南面是柳堤和护
城河（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对面的居
民区），北面是菜园和坟地。1958年扩建旧城区
人民路的时候，许多拆下来的木料和瓦片搬到这
里来，建成一排排木结构的房子。由于附近的护
城河上有座叫“马木桥”的小桥，所以1960 年成
立居委会的时候，“解放堤”改称“马木桥”，居委
会取名“马木桥居委会”。

“光荣路”的路名来历

“马木桥”是个湖光水色十分宜人的地方。
1964年，政府为了照顾老红军休养，将住在小西
门“新村”荣誉军人宿舍的老红军们整体搬迁到
这里。这些为新中国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
红军，给整个“马木桥”增添了光彩。“马木桥”更
名为“光荣路”，“马木桥居委会”也改为“光荣路
居委会”。

那时住在光荣路的荣誉军人中，有老红军
24 人，老干部 8 人，老红军的遗属 5 人，共计 37
人。其中的张司令员是武汉军区警备区副司
令员，也是住在这里年龄最大、军衔最高的老
红军。

当年光荣路老红军居住的房屋都是两层的
红砖楼房，他们每两户或四户合住在一起，有些

老红军的房子前面还有个小小的院子。老红军
最喜欢在这里种上几垄菜，养上几只鸡，这种乐
趣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红色基因的传播

老红军衣食简单，生活俭朴，与这里的居民
打成一片，因而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经
常参加社会活动，特别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常常
到学校给孩子们讲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
故事，也去大中院校和机关企业单位进行红色革
命的传统教育，红色基因被他们在常德城里广泛
传播。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许多老
红军相继去世。他们不沿袭常德办丧事时那
种请人唱戏、请人打渔鼓筒热闹通晚的习俗，
而是在街边临时搭建一个小棚子，机关单位送
来几个花圈，白天播放哀乐，晚上不打扰邻居
的休息和睡觉，全场寂然无声，仅仅点上几盏
照明的灯。

这些老红军的到来，给社区的居民带来了
荣耀。住在这里的人走起路来显得精神多了，说
起话来嗓门也提高了许多，见到熟人的时候喜欢
夸耀：“我就住在光荣路，有空来玩。”

1986年，光荣路社区健在的老红军们陆续搬
迁到新的地方居住。从此以后，光荣路社区的

“老红军时代”光荣结束了。但是，老红军的优良
传统和播撒在这里的红色基因深深地扎下了根，
迄今仍然发出熠熠光辉。

光荣路社区的红色基因
□曹先辉

本报讯（通讯员 金鑫）9 月 10 日，安乡县司
法局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之一封家书、纸
短情长”系列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集家书、读家书、寄家书和
DIY手工月饼等环节。“一封家书”活动共收集到
青年干警的19封家书，有的写给父母，有愧疚、有
感恩、有牵挂；有的写给另一半，有甜蜜、有憧憬；
有的写给弟弟、妹妹，有喜悦、有感动、有期望；有
的写给故去的亲人，有回忆、有遗憾、有承诺。青
年干警们手捧家书现场朗读，时而欢笑，时而悲
伤，评委从书信内容、朗诵台风、情感流露、礼仪
着装等方面进行评比，经现场打分，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

随后，全体干警一同前往烘焙店进行DIY手
工月饼的制作。压皮、包馅、按压、定型，在专业
烘焙师的指导下，大家有条不紊地学习制作月
饼，用贺卡写上对家人的中秋祝福。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家庭
文明建设，以好家风促党风政风，架起家庭关心、
单位关爱的桥梁。

一封家书 纸短情长

安乡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

我不是歌唱家，可我从小爱唱
歌。那优美动听的抒情歌、豪壮有力
的队列歌、如泣如诉的叙事歌、轻松
明快的民间歌以及现代如痴如醉的
流行歌。从儿童时代到现在我们唱
过的歌该有多少啊。随着时间的流
逝，那些歌像往事一样，大部分被忘
却了，但有一首歌却深深地刻在我的
记忆里，我常常想起它，常常哼着它，
那天我回到家乡，又一次听到人们把
我心爱的歌放声唱出来了。

那是 1981 年 6 月。在澧水河畔
的一个学校操坪里，兴湖垸大队群众
大会马上要开始了。这是一个庆祝
会，庆祝抗灾斗争的伟大胜利，庆祝
灾后第一个春季作物大丰收。我作
为家乡人，也早早地来到了这里。只
见操场上人头攒动、笑声鼎沸，人们
相互问候着、端详着、比划着、嬉闹
着，真是一个欢乐的海洋啊。这时，
大队支书对妇女主任周爱军说了几
句话，周爱军点了点头，便走上主席
台，高声喊道：“社员同志们，还有一
个生产队没有到，我们唱个歌吧？”

“好哇！”台下响起了一片哗啦啦
的掌声。

周爱军清了一下嗓子，抓起麦克
风，“‘社会主义好’，预备——唱！”

“唱”字刚落音，场上就像滔滔洪水冲
出闸门，掀起滚滚的声浪。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
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上千双眼睛朝着指挥，上千张嘴
出现一个口形，骑在树丫上的儿童一
边唱一边拍着巴掌，坐在会场前排的
婆婆姥姥那干瘪的嘴角也在有节奏
地抽动，我回头望了望年过花甲的老
支书，只见他唱着唱着，突然眼圈一
红，几颗泪珠滚落下来。老支书啊，
此时此刻您在想些什么呢？是不是
想起了那灾星降临的时刻，是不是想
起了那些难忘的日子？

1980年5至7月，连续七次的暴
雨铺天盖地而来，降雨量比 1954 年
同期多250毫米，超过了历史上最高
纪录，洪水像一匹脱缰的烈马疯狂地
奔腾，河面不断地加宽，水位不断地
升高。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一座
洪峰推着一座洪峰，水位很快超过了
危险线。那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凌晨，
一道闪电划过长空，“倒垸啦，倒垸
啦——”一时间，铜锣的敲打声、大人
小孩的哭叫声、风雨的呼啸声、洪水
的咆哮声，响成一片，撕人肝胆。洪
水冲过兴湖垸大堤，吞没了田野村
庄，房子在洪水中倒塌，牲畜被激流
卷走，衣物在水中旋转。完了，一切
都完了，三十年的集体财产，三十年
的社员家业，还有 1600 多条人的性
命啊！老支书顾不得痛哭，他驾着一
只木船，一次又一次地冲进激流……

河里轮船迎着风浪开来了，岸上
的汽车溅着泥水奔来了。吃的、穿
的、用的、睡的东西源源不断地送来
了。省里的首长，地委的领导，县里
的干部、医生护士都一路又一路地
赶来了，他们钻进灾民的住棚，那一
道道亲切的目光，那一双双温暖的
大手，那一句句贴心的话儿，那一件
件不知主人的慰问品，使多少人感动
得热泪盈眶啊！“感谢党，感谢政府！”
共同的语言一时间响遍澧水两岸，这
是每个灾民发自肺腑的声音呀！“没有
完，完不了！”老支书心里亮起了希望
之光，他握着省委书记的手说：“有党
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能
战胜困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说到
这里，他的感情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
串珠儿似地刷刷地直流下淌。就从
这个时候起，《社会主义好》的音符又
一次跳上了灾民的心头。那一天，不
知谁首先将这支歌唱出了声，老支书
听到了，心头一热，也跟着唱了起来，
很快，这支人民群众心里的歌在全大
队男女老少中又一次唱开了。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
是人民的好领导……”

激昂的歌声，穿过晨雾，飞向田
野，飞向村庄，唱啊，尽情地唱啊！老
支书慢慢地扬起头，然后把目光投向
远方，脸上浮着甜蜜的微笑。老支书
啊！您看到了什么？是不是看到了
那条加修起来的拦洪大堤？是不是
看到了那装机四台 620 千瓦的电排
机埠？是不是看到了那微风中荡漾
着的禾苗？是不是看到了那绿树掩
映下的青砖红瓦住房？是的，这一切
都凝结着四面八方千家万户的心血，
都倾注着党和政府的深情，都饱含着
社会主义制度的光热啊！

老支书望着望着，又把视线转向
了会场，盯住了一个老妈妈。她就是
妇女主任周爱军的母亲周二娭，她怀
里抱着的未满周岁的娃娃就是她的
外孙，周爱军的儿子。这祖孙三代的
命运真是富有戏剧性。1948年，兴湖
垸溃决，周二娭一家五口仅有她一个
人幸存，她被一个青年农民救了起
来，后来他们结了婚。1954年水灾，
周二娭抱着刚满两岁的女儿抓住一
根木头在水中飘荡，当从昏迷中醒来
的时候，她眼前出现了一颗闪闪的红
星，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救了她们母女
俩的性命。为了永远不忘这位素不
相识的救命恩人，她给女儿取名叫爱
军。周爱军长大后，找的丈夫也是一
位解放军战士。去年倒垸时，身怀有
孕的周爱军同周二娭爬上屋顶呼救，
看着洪水淹齐屋顶，正当母女二人抱
头痛哭的时候，邻县的一位县委副书
记带着抢险队赶来，将母女二人接到
机帆船上。就在兄弟县的一个农户
家里，周爱军生下了一个胖小子。真
是处处有亲人哪！从没见过面的干
部一个个来祝贺、来问候，热情的老
妈妈、大嫂子提来了鸡蛋、红糖、鱼
肉。两个月后，祖孙三代才被接回兴
湖垸。看，这幸运儿正躺在外祖母的
怀里，舞弄着小手，还咧着嘴儿笑
哩。死里逃生的何止周爱军母子？
兴湖垸大队光是被外县、外公社抢救
脱险的就有 58 人，这个大队灾前
1630人，灾后清点人数，竟报出1633
人，一场这样大的灾害，没有死一个
人，还增加了 3 条小生命，在过去朝
朝代代的地方志上能找到这样的记
载吗？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能
有这样的奇迹吗？

茫茫洞庭水，滔滔澧水河，造福
于人，也祸患于人，在那黑暗的时代，
澧水两岸的劳动人民世世代代都遭
受着洪水的威胁。年长的人还清楚
地记得 1948 年的水灾，当时《大公
报》记载：“六、七月，长江水位猛涨，
滨湖各县堤垸相继溃决，三百里内尽
成泽国，淹毙八千余人，灾民二百三
十余万，尤以澧县、武陵受灾最重。
地主粮商，屯仓居奇，米价飞腾，一日
数涨。灾民始则挖掘草根，剥取树皮
为食，树皮草根剥挖干净之后，乃以

‘观音土’充饥，饥民为饿所迫，竟有
割食死尸者。惨遭饿毙和疫死者，不
可胜计。一时饥民塞途，饿殍载道。”
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那样的惨景
才不再重现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
了人间。”澧水河啊，你千年流，万年
淌，你就是历史最好的公证人。抚今
追昔，还是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亲啊！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刚发蒙
上学的时候，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听
到《社会主义好》这支歌，大人唱，小
孩唱，在田野里唱，在家庭里唱，后来
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唱这支
歌，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唱这支歌。今
天，我又听到了这支歌，而且是在这
样的一个场面听到的，是那样的亲
切，那样的振奋人心，这难道仅仅是
唱歌吗？不，这是新中国人民思想的
交流，感情的共鸣，是在倾吐一个伟
大的真理呀——这就是社会主义好！

会议开始了，我的心还在激烈地
跳动，似乎人们还在一个劲地唱，《社
会主义好》的歌声久久地回荡在澧水
河的上空……

澧水河畔的歌声
□张新民

日神，即太阳神。人类崇拜太阳，以太阳为
图腾，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开始祭奠，至今是
难以廓清的问题。中国、希腊、古埃及、古印度、
巴比伦、苏美尔等等，皆有日神崇拜。目前，新的
考究，如一声惊雷震响寰宇，许多学者认为人类
起源于长江中游，云贵川下至武陵山脉到洞庭
湖，重点在中国西南之湘西。没有人类文明，无所
谓太阳崇拜。那么，人类的太阳崇拜，当从这里开
始。历史远古帷幕徐徐拉开，首先露出了城头山
与太阳山。

历史检索

环洞庭湖区现存有五大山脉：五雷山（慈
利）、天岳山“幕阜山”（岳阳）、浮邱山（益阳）、太
阳山（常德武陵区）、太浮山（临澧）。从文字记
载，皆起于汉代。唯独不见城头山。德山不高，
名气却很大。4300年前原是德性崇高的善卷先
生隐居之处，尧舜都曾拜他为师。而现在世界闻
名的城头山，反而不见经传。由此推测，越古老
越无文字记载，越古老越难考究。时移世易，沧
海桑田。

城头山1979年才发现。1991年开始挖掘，历
时11年，才重见天日。只有用遗址遗存说话了。

8万平方米的城区范围，只高出周围地面2
米，可谓高岗，说是山是不科学的。为何又叫

“山”呢？因为在此挖出了明朝的一块墓碑，上有
“城头山”三字。城就是山，山就是城。明朝以前
叫什么呢，无从得知。这名字不像上面提到的五
座山那样有文化含量，所以是里人后裔随口为
之，时间久远，口传相误；很有可能是“神农”的谐
音。

为什么呢？其一，城头山夯筑土城分四个时
期打造，第一个时期距今6100 年以上。“炎帝生
存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100年左右。”其二，神
农氏炎帝是第一任农耕文化的领袖。他制作耒
耜，教人耕田插秧。《逸周书》并载：“神农耕而作
陶，冶金斧。”联系遗址分布，有稻田、水池、濠沟；
有街道、作坊、烧土、编网。其三，城的出现，必然
是部落演变的结果。古城的每一期筑建，大约十
万土方，又没有铁器生产，全是竹石木器运作，包
括大量的吃喝、劳力。天长日久，可想而知，没有
极其杰出的首领来安排领导，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谓“舍我其谁”？其四，远古人多是群体行动才
安全才有力量，朴素憨直，交流词汇少，以简单、

高亢、复踏为乐。如“吭哟吭哟”“神农神农”，不
断流传变异。其五，他们把神农歌颂成了太阳，
又当成了神龙。《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
明。”因为阳光照耀，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

《白虎通》：“炎帝者，太阳也。”
于是就扯到了太阳山。太阳山存在的强有

力的佐证，是战国楚人左徒屈原，是唐代朗州刺
史刘禹锡。当代有人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3000年前，石头古猿太阳神笑了。此太阳图腾，
是一个罕见的天然实体。他屹立于太阳山主峰
绝壁，净高200多米、宽约800米，身躯隐在山峦
中。

三国吴人徐整在《五运历年纪》中描述的盘
古状：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
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经
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
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
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他是目前世界上最原
始的、资格最古老的太阳神图腾。2010年，上海
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年代最久的楚人祭祀天
然太阳神像”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盘古意谓太阳神，太阳神又转化成神农氏炎
帝。城头山祭坛上排列有大、中、小三个石头，代
表日、月、星，表示神圣的人类太初的第一祭祀。
这个惊人的现象，征兆古人太阳崇拜，除此无解。

盘，圆形；古，义为开端；盘的本义是葫芦。
所谓盘古，就是从葫芦开端的意思。葫芦别称
槃瓠，由槃瓠再转化为开天辟地的盘古。这里
含义演化是多重性的。在陶器产生之前的采集
时代，盛器基本是用葫芦。葫芦可以吃；其壳可
以藏食；更有洪荒时代，人们坐大葫芦求生。《诗
经》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说人是从葫芦里
面不断地生出来的。母性伟大，繁衍人类。同
时圆形盘古又象征太阳，成了男性。他死后双
眼化成日月，于是便有羲和驾车。农耕社会出
现后，男性成了主宰，太阳崇拜转到了炎帝身
上。据司马贞《三皇本纪》载：“神农氏，姜姓以
火德王。母曰女登，女娲氏之女，感神龙而生，
长于姜水，号历山，又曰烈山氏。”《汉书·律历
志》云，神农氏号炎帝，又曰魁隗氏、连山氏、烈
山氏。《帝王世纪》说：“有圣德。以炎德王，故号
炎帝。”炎德是什么？“炎帝氏以火记，故为火师而
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他改造了伏羲计
时的方法，发明了以火纪时的火历，“连山易”，尊

奉太阳神，所以尊称为炎。“以火德王，故曰炎帝；
作耒耜，故曰神农。”神农又曰神龙。《礼记·月令》
说：“南方曰炎天，其帝炎帝。”神农氏炎帝又号

“高辛氏”，辛即薪火。以上记载，从几方面说明：
他发光发热，主持农耕稻禾，烧制火土，疏通灌
溉；发明立柱测影，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
场；为了生产有序，作连山太极八卦，还立历日，
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
冬至；火制陶器，改善生活条件；下大力气构筑城
堡，保护大家利益。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
有方法，如太阳滋生万物。他“不望其报，不贪天
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
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
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
烦，人民无不敬戴”。故有口皆碑，敬曰太阳神。
城头山挖掘出来的城池、田亩、陶土、祭坛、河网
系统，未尝不得益于神农氏炎帝的关照。城头山
葫芦瓜出土时还呈金黄色。太阳山的阳姜至今
还在向阳。神农氏炎帝部落由武陵山下来，发展
到沅澧流域（属于古黔中郡范围），水土肥沃，衣
食有靠，建国立邦，不可能不登太阳山。值得玩
味的是，盘古、炎帝与太阳山神不仅神似，而且形
似，不谋而合。

城头山在澧水流域，太阳山在沅水流域，两
山对望，相距两百里。六千多年来，薪火相传。
太阳神的崇拜祭奠，到战国楚人诚为盛事，我们
从屈原骚辞中可以得到印证。屈原《离骚》自诩

“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天帝太阳神的远古
子孙。《橘颂》中说“独立不迁”“深固难徙”——我
忠于楚国高阳，决不改变。《远游》云：“嘉南州之
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赞美楚国南方的炎
帝的高尚品德，赞美南方的阳桂隗冷冬还欣欣向
荣。在《九歌》中，多处写到在洞庭沅澧之间滞
留、逡巡、唉叹。如《湘君》“去涔阳兮极浦”——
去往涔阳到那最远的水滨。不用赘述。那么，屈
原是从何而来呢？应该从涔阳古道而来，陆路比
水路近。步松澧平原，由楚国郢都江陵，步湖北
公安，入澧州，经顺林、兰江、清化驿接武陵（今湖
南常德）大龙驿。无驿之处，则设铺递。屈原先
到澧州寻觅神农氏炎帝膜拜，过澧水，而后又走
了兰江驿，去了太阳山。恭拜高阳，寻根问祖，不
忘出处。 （未完待续）

（作者系常德屈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省
炎黄学会理事）

考城头与阳山之日神崇拜（上）
□于试

9月11日，武陵区新建巷社区党总支举行第三季度党员大会暨庆中秋、国
庆主题党日活动，百余名党员相聚一堂，听党课、唱红歌，其乐融融。图为趣味
游戏现场。 本报记者 王敏 通讯员 王祉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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